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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漂流木非常有個性，一根木頭等於一道筆觸，唯一的技巧就是
如何將情感相融在木頭裡，用最直接的情感與木頭對話……」

峨冷（安聖惠）出生於舊好茶部落，在母親繼承頭目的情況下，

使她有了貴族的身份，然而部落的階級意識隨著時代變遷瓦解，

她的貴族身份在兒時反成了其他孩童奚落的對象，加上魯凱族重

男輕女的傳統觀念，亦使得她從小備受壓抑。

在峨冷的作品中，很難看到圖騰符號，她自承，這與成長背景有

很大的關係，因為「傳統」對她來說，是神聖卻感傷的印記。原

來，在峨冷念小學時，其母以么女身份成為頭目的這件事，終不

為家族所接受，迫使她們一家搬到霧台，從此在心底埋下了被故

鄉所疏離的「放逐情結」，對她往後的生命與創作產生深遠的影

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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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峨冷小時候就在畫畫與書法比賽上表現出藝術天份，但為了家

計，還是選擇較實用的家政科就讀，畢業後便到臺北工作。由於峨冷

從小就喜歡在大自然間「拈花惹草」，因此她後來落腳在花店上班，

沒想到這份決定竟是未來投入純藝術的小小開端。

28歲，是峨冷生命旅程上的一個轉折點，這年她經歷了失婚、母親

過逝的傷痛，也趁著舊好茶的重建回到了出生地。隨後，她在水門開

創自己的事業，成立了「匠女花藝工作室」，為客人訂製花束、花

籃擺飾與展場設計。峨冷從小就喜歡撿東西，認為它們總有用到的時

候，因此她這時便運用廢棄物與花卉結合，展現了自己獨特的巧思，

終於逐步闖出名氣，兩年後更因緣際會獲得王偉昶（獨立策展人）賞

識，邀請她參與當時在北美館策劃的《當代原住民藝術展》（1998），

正式開啟了藝術生涯。

從花藝到漂流木

峨冷坦言道，運氣真的很好，畢竟從沒作過純藝術的她，首次亮相的

舞台就是與前輩們同在北美館展出。峨冷也懷疑自己所從事的商業花

藝能與純藝術扯上什麼關係，因此雖然機會難得，但承受的壓力更

大，特別是她還未創作過需要命名的作品，不過峨冷從自身族群文化

的內涵與母親沉默面對大環境改變的境遇，以花藝的技巧，使用自然

素材與廢棄物創作的〈生命的源頭〉1、〈女王的沉默〉兩件作品，

立刻獲得極佳的好評。

2001年，峨冷到了臺東，第一次看到在沙灘上遍地的漂流木，心靈

受到很大的震撼與迴響，她覺得漂流木反映了自己「流離失所」的心

境，也與她從山林的生活慣性「漂流」到海邊的處境相仿。隔年，峨

冷與見維‧巴里、魯碧‧司瓦那等原住民藝術家在金樽海邊自發性

的組了個「意識部落」，作為釋放心靈與自然回歸的生活團體，隨後

更陸續的吸引了更多藝術家前來共襄盛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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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在「意識部落」剛開始時，峨冷感到極度不適應，因為她必

須以魯凱族的「山林」習性，去面對「海洋」一波波向她襲來的律動，

特別是當她本能的選擇臨靠岩壁作為自己的居所時，夜裡的浪濤聲經

過岩壁的回響變得更加擾人。然而，後來她反藉著這自然之聲，沉澱

了自己的心靈，她也在這時期完成了〈魂‧縈‧夢‧繫〉與第一

件代表性的漂流木大型作品〈穿越〉。

〈魂‧縈‧夢‧繫〉是四幅運用複合媒材組成的系列作品，漂流

木構成畫面上狂放的筆觸與外框，碎玻璃、尼龍繩與麻繩則為畫面帶

來不同的律動感，從奔流、旋繞、舒緩到糾結，各具巧趣。這件作品

是峨冷對自身心路歷程的回顧，她談到，在高中時，乍看到這四個字

時，感覺就特別強烈，或許是與從小就成長在壓抑的環境有關，加上

長年遠離故鄉，因此這四個字始終在腦海裡盤旋，來到臺東後，有次

在朋友家看到義大利導演費里尼自傳《夢是唯一的現實》，大受感動，

也激發了她在金樽的創作，就像長久以來被壓抑的聲音牽引著她完成

這件作品。

峨冷在創作上也面臨過衝突與掙扎。雖然憑藉著花藝的技術，讓她在

處理複合媒材上駕輕就熟，但從商業花藝跨足到純藝術在心境上並非

如此輕鬆。峨冷談到，以前作花藝時，她只需顧慮美感的問題，轉換

到藝術創作後，則要試著去表達自己的想法。峨冷大部份的作品都非

常抒情，但她也曾思考在創作時迴避情感的投射，僅去處理形式的問

題即可，加上對如何處理漂流木的工法、技巧都不熟悉，亦質疑自己

為何要去做超出技巧所會的事，然而她最終決定回歸到誠實傾聽心底

的聲音，以原始的情感、素僕的直覺面對媒材。此番轉折形塑了〈穿

越〉，漂流木也成了峨冷往後最為人所熟知的創作媒材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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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動，才能平衡！

排灣族藝術家伐楚古是引領峨冷進入漂流木藝術的導師與長年搭擋，

在觀念、工法上都帶給她很大的啟發，而峨冷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

是：「要尊重原木的樣貌！」由於峨冷並非雕塑出身，她也堅持不在

漂流木上作雕鑿的動作，頂多裁切適用的長度，以綑綁、堆疊、釘、

嵌合等手法，再搭配拾來的廢棄媒材進行組構，充分發揮漂流木本身

所特有的有機性。

峨冷認為自己很難專注在固定的事物上，「必須一直動，（心）才能

靜下來！」這樣的特質也反應在她的創作上。對峨冷來說，漂流木藝

術亦是一種動態的創作，因為她必須爬上爬下以搭建偌大的作品，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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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她也幾乎不畫設計圖，而是面對現場環境來進行裝置，使既有的木

材呈現自己的心像，讓創作的構思隨著過程變動發展。

「我很難忍受一成不變的空間！」峨冷沒有藝術工作室，她自承，即

使在生活的居處上，每隔一段時間也要將房間重新佈景，而自她全心

投入藝術創作後，便結束了花藝工作室的經營，因此，現在的她有時

在霧台，更多時候往返在三地門與台東間，有一年還以廂型車為家，

四處流浪。

雖然重回舊好茶時帶給她許多感動，但長年旅居在外，近鄉情怯，在

故鄉看到的是異鄉，在異鄉卻又想起故鄉，因此她的作品雖都建置在

外地，但總能在作品上看到她對故鄉情結的矛盾身影。若與其他漂流

木創作者相較起來，峨冷的作品顯得層層疊疊、糾結繁複，往往具

有碩大的體積與多面向的結構，使得她的作品像是某種怪異的樹屋建

築，在衝突、矛盾的張力下，求取穩定的平衡。

峨冷為臺東史前館所作的〈大地兒女〉（2004），便是件頗具代表性

的作品。這件以百合花為意象搭起的大型裝置，由漂流木、竹竿為骨

架，緊密交織的麻繩與網、木板構成塊面，使之像個表皮殘破但骨幹

不失穩固的棚子。曲折的木頭遶著直聳的主幹攀升、漫延，仿似從地

上竄出，大有頂天立地之態，充滿動勢，而向四周開展的花瓣形成包

覆的棚子，可供人休憩，又彷彿呵護著底下的人們。

雖然峨冷不在創作中添加圖騰，但卻用簡明的形象傳達了部落的傳統

精神與意喻；密織的麻繩則令人驚嘆繁瑣的手工，也為這件作品增添

豐富的層次感。當思考到如此壯觀鮮活的形象，僅來自將拾來的木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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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組置，可說為人工與自然的結合作了最佳的詮釋。

以木為尊，取法自然

峨冷的作品大多是現場創作的裝置，若當時沒拍照紀錄，日後也很少

保存下來；有時她也會在作品上種植一些植物，仙人掌等，但大多時

候則是遵循著自然法則，任其毀壞。漂流木藝術，取之自然，也「忠

於自然」。

峨冷在撿木頭時，就可以開始組織畫面。另外，她又特別偏好撿有根

的木頭，除了造型的需要外，似乎從那糾結的樹根上可以看到生命深

層的面貌。因此，峨冷非常排斥用「開發」來形容對漂流木藝術形式

的創新，因為這具有宰制的意味，畢竟漂流木才是「主」，創作者是

「客」，她認為自己只是在「摸索」漂流木藝術還有那些可能而已。

峨冷強調：「漂流木非常有個性，一根木頭等於一道筆觸，唯一的技

巧就是如何將情感相融在木頭裡，用最直接的情感與木頭對話，在最

後作品完成之際，會發現到每根木頭、還有木頭身上的線條，都擺放

在最適當的位置上！」

 * 現為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收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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